
□ 本报特约记者 哈 森

记者：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您提了
很多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提案，能否略提
一二，让我们了解一下您履行建言献策、
参政议政职责的情况？

李锦芳：我于 2003 年初受聘到国外
大学工作期间得到通知，被推荐为北京市
政协委员的，至今已担任了三届。

担任政协委员的十几年当中，作为
少数民族委员，我必须关注和了解少数
民族群体的心声和需求。出于对语言的
敏感，我关注到社会语言援助服务问
题。首都北京正在成为国际型大都市，
世界友人和各民族的朋友来到北京，不
管是日常生活中的沟通交流还是进行商
务活动、法律纠纷，都需要语言援助。
因此，北京有必要建立一种语言服务援
助保障机制，一方面能提供多方面的语
言服务，包括汉语方言、国内少数民族
语言以及各国语言，另一方面也能满足
提供无偿或低廉价格的语言需求者的需
要。我在 2014 年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二
次会议上，提交了“建立语言援助服务
志愿者团队”的提案，建议由政府牵头
组织研讨成立“北京语言援助服务中
心”和 “北京市语言援助服务志愿者团
队”，此项工作还关系到社会信息的及时
收集分析及国家的安全稳定。提案得到
了政府部门积极响应及媒体热烈反响。

再就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生活困难
的学生比较多，近几年我以委员的身份呼
吁北京市政府帮助解决这些学生的困难，
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所提交的提案还有《关于硕士研究
生招生体制改革的提案》、《关于加强对民
办培训机构乱象的管理提案》、《关于加强
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提案》等等。

要想对李锦芳教授更为全面细致了
解，我们这样的篇幅显然是不够的。不
过，能够让我们壮族同胞们为有这样的民
族精英而自豪和骄傲的吧。

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李锦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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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给做出突出贡献

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国家
为加强和改进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关心和爱护广大专业
技术人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李锦芳教授在民族语
文教学和研究第一线上长期辛勤工作，以专业技术工作
岗位上不凡的业绩、成果和贡献为同行和社会认可，
2010年获此殊荣。

是的，我们今天访谈的对象是李锦芳教授。
李锦芳，男，1963年生于广西田林，壮族，中央民

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任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1997—2008年，先后
任系副主任、副院长兼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
市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委员。学术兼职有中国
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民族语文》杂志编委、国家
民委民族语文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民族
语文系列高级职称评委等。系“北京市（青年）学科带
头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
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该项评审由原
国家人事部牵头、七部委参评，目的是要选拔、培养国
家一流人才，数年来仅千余人入选，号称“中年院士”。

哈森（以下简称为记者）：锦芳先生您好！
好久不见。我想，一个民族充分了解他们的民族
精英，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途径之一。今天作为

《广西民族报》特约记者前来采访您，想把您的
信息和声音带给广西的读者。首先，能否请您介
绍一下您在首都北京从事教学科研的一些情况？

李锦芳：你好哈森，为了跟广西的读者见
面，我昨晚特意去理了发 （幽默一笑）。我 1983
年本科毕业时的学位论文选题是有关“壮汉语关
系”的。写论文查资料过程中，对语言有了浓厚
的兴趣。后来考上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如今算
起来，语言研究已经做了31个年头了。这些年的
工作主要从壮语言出发，同时比较研究壮侗语族
语言、汉语，还涉及到了南亚语系的语言研究。
除了语言学之外，我对历史地理也很感兴趣，所
以还做了一些语言与历史文化关系以及地名学方
面的研究工作。

基础理论研究之外，我还关注到了语言应用
研究，积极为政府机构出谋献策，为促进政府更
好地开展民族语言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作为教师，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生培养
上。这些年招收培养的硕士研究生近50人，博士
生、博士后近30人，他们有的已经成为行业佼佼
者，每年都有 1-3 人能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有的还在西方出版了外文专著。这样一想，
自己也感到很欣慰，算是为学科培养新生力量了
吧。

担任教学单位负责人的11年期间，参与推动
学校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进入 211 工
程、985 建设行列，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
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尽了一
份力。

记者：作为濒危语言研究专家，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我国目
前的语言濒危状况，我们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挽救它们或者延缓
它们的生命力？您为了抢救濒危语言不辞辛苦20载，千山万水
的跋涉中一定遇到不少难忘的事，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李锦芳：目前全人类约有 6000 多种语言，预计大部分将在
本世纪内消亡。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呼吁各国政府尽量
采取各种方法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格局。目前我国严重濒危语言
有 20 多种，有的已经出现代际传承断裂，即将消亡，如满语、
赫哲语、普标语、拉基语、阿侬语。有的使用人口不足一千，多
数社区代际传承断裂，如畲语、波拉语、南部土家语等，这些语
言不加以保护也会很快失传。

语言是一个族群长久以来的发展记录，是这个族群的百科全
书，它记载了这个族群的文化成果、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记载
了这个族群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是人类独一无
二的一种文化的消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跟同事和研
究生们组成团队，与时间赛跑，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去抢救、记录
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语言。

为了使得这些语言能够在失传后以活态语言方式 （如录音、
录像）展现在世人面前，供这些人的后代以及学术界来了解，我
们现在更多的工作是用现代技术手段来采录、编辑、分析成篇的
口头语言材料，进行注解、翻译、研究和保存。

我认为针对濒危语言保护研究应顺应形势，加强以下工作：
1、规定应对濒危语言工作的范畴、基本做法，统一田野调查、
语言和文化资料采录及编辑整理、存档、出版的技术标准。以提
高效率、共建平台、互享信息、传播语言文化，提升语言活力。
2、探索实施人口较少语言的双语教育与语言维护的方式，避免
出现语言断代。3、将应对语言濒危工作纳入政府的文化建设、
非遗保护工作，进入各级语委、民语委部门的工作日程，利用国
际母语日等开展宣传，充分利用中央和地方媒体、民间网站、民
间文化团体制作濒危语言文化作品，广泛宣传，达成关注、保护
濒危语言的社会共识。4、克服目前国内濒危语言保护研究各自
为政的局面，加强国内外交流，共享信息，加强合作，共同促
进。

当然，从事濒危语言调查，工作十分艰辛。我们调查的语言
大部分分布在云贵高原的山巅深壑之中，交通不便、环境恶劣，
有时候赶上一场大雨，时刻面临着塌方、滑坡等危险。尤其在中
越边境线一些地方，还须避开没有完全清除的地雷。配合我们语
言调查的一位老乡跟我说，你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人，不知你们做
这些有什么意义，现在除了计划生育工作队和收购土特产的人，
只有你们到这个穷山沟了……尽管如此，我们的团队还是会反复
深入这些地区，核实调查，以提高记录材料的准确率。

记者：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是一项十分
有意义的事，也是一件必须静心、执着才能
做好的事。听您一席话，真是不由肃然起
敬。那么，作为壮语文水平等级考试的主持
人，能否请您谈一谈制定这一考试制度的经
过？除了促进民族语文的标准化、规范化，
它的社会功能应该有哪些？

李锦芳：作为壮语、壮侗语言文学学科
的老兵，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学科除了教学研
究，应该怎样为民族语文工作、为民族工
作、地方建设发挥作用。进入本世纪以来，
由于非遗热的兴起以及各领域各部门对民族
语文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民族语文，尤其适
用人口较多的壮语文应用产生了新的需求，
需要一些具备民族语文能力的人员开展相关
工作。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开展民族语文能
力标准化测试，来认定相关人员的民族语文
能力的等级，作为相关部门的人员录用以及
升学考试录取的参考。

语言水平测试，当代的外语和汉语水平
考试都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我们在此基础
上，通过广西区民语委、国家民委的支持，
比较顺利开展了壮语文水平考试的研发工
作。其中包括广泛收集壮语文语料，建立了
壮语文平衡数据库，编制了考试大纲，初步
建立考试题库。为了便于应考人员复习，还
编写了应试指南和考试复习资料。经过比较
充分的准备，已经由广西民语委开展了 3 次
试考。未来将由广西民语委推动，形成一项
面向国内国外的常设性年度壮语文水平考
试。这可谓是民族语文工作的一项创新，民
族语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全国民族
语文工作领域中处于前列。受壮语文水平等
级考试的影响，一些兄弟民族语言的标准化
考试制度也正在探索和出台之中。

民族语文水平等级考试，将会成为各级
各类部门招聘以及学校教育部门升学考试语
言能力认定的方式，在涉及运用民族语文的
文化、宣传、司法机关、科学研究、非遗保
护以及教育教学等领域，将发挥不可或缺的
作用。

▲李锦芳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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